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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然：前不久，多伦多大学、滑铁卢大

学和西安大略大学组织了一场国语

辩论对抗赛，他们的题目就是“文学

原著应不应该变为影视作品？”。你

还是那场对抗赛的评委。听说，现在

几家影视公司也跟你洽谈《蓝花旗

袍》的影视拍摄的事宜。电影电视和

小说，在改编前后，会发生很大的变

化，你对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持

什么样的看法？

川沙：小说创作中，很多重事要轻写，小

事反而要大些，例如，画面感很强的战

争场面，一些可以浓墨重彩视觉冲击力

很重的场面，在小说中反而用回忆、简

单的对话、新闻报道和街头巷尾的流言

等，几笔带过。一些电影手法很难表现

的回忆、独白、心里冲突和梦幻等等，反

而是小说篇幅较大的东西，所以，电影

和电视的表现手法和小说很不相同，侧

重面很不一样。

《蓝花旗袍》本身有四卷120章涉

及上百的人物，时间穿越四个朝代从清

末直到1990年代，其中，战争、爱情、阴

谋、悬念和横跨欧亚的的空间舞台，应

该都很符合影视作品的胃口，这样的小

说，自然适合拍摄电视系列剧，所以，在

出版过程中，已经有一些影视机构开始

注意。但是，我觉得，这对编剧应该有

较大的挑战，因为我在写作的时候，完

全没有去考虑影视方面的问题。即便

有些时候会想这个问题，但是，潜意思

里，我追求小说本身在艺术和技法上完

全忠实于小说写法，甚至是经典小说的

写法。

至于大学生的辩论，我觉得，辩

题的异同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突

出辩论者的机智、敏锐、反应速度、口

才、全面的知识和意志等等素质，但

是，作为论题的相反的极端，双方都

谈到了一些本质的问题。高行健没

有出名之前，他的的两本小说在台湾

只买了200本不到，我的情况比他要

好，但台湾本身市场就那么大点。有

些小说基本上是不能拍电影的，例如

乔伊斯和贝克特的东西，卡夫卡的作

品等等，相反的情况是杜拉斯和李碧

华的作品，两人都写得很好，李碧华

是一个让我很惊讶的才女，但是，作

为小说，她的作品还是稍嫌单薄，我

很惊讶的原因是李碧华在香港，她是

怎样写中国大陆？也许，她的视角可

以比大陆作家更有间离感？但是，细

部、细节，站得更低的那些东西，她是

怎么抓住的？很多人说香港是文化

的沙漠，应该说，她的运气很好，她碰

见了陈凯歌，毫无疑问，《霸王别姬》

是目前中国最经典的优秀电影，既有

深度、时代跨度，又有社会责任感，更

蕴含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精髓，相

对全面地涵盖了较多的中国文化中

的精髓。

郭然：无论是影视界，还是文学界，都

有各自大师级的人物和堪称经典的

作品。比如影视界的乔治·梅里爱、

黑泽明、斯皮尔伯格，以及陈凯歌、张

艺谋的影视作品；而文学界从荷马史

诗到托尔斯泰再到当代小说等等。

现在这两种不同的艺术表达形式经

常相互转换。不过一般来说，小说改

编成电影电视应该是更加顺理成章

的事情，但反过来的情况，现在也开

始出现了。一些作家的小说看上去

很象影视剧本，他们好像在写作的时

候就在脑子里想着画面，想着电影，

甚至还有先将文学剧本拍成电影电

视，销路好了之后，再反过来将剧本

写成小说，你怎么评价这些作品的价

值？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川沙：作为艺术家，应该对国家有一

个客观清醒的认识，认识到你的艺术

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位置，你的作品在

较长的时间轴线上，未来是一个什么

状态？在较大的空间上，又是一个什

么状态？眼光应该远一点。电影和

电视表达方式和小说很不同。其实

两者各有所长。当然，根据原著改编

剧本对编剧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

想说，原创和衍生物是根本不同的，

影视剧本在写作的时候，不会考虑叙

事的一些因素，例如场景描写，心理

描写，梦幻描写，文字的质感，段落的

紧凑和章节的系统等等，这些东西，

影视作品很难表达，所以，我前面谈

到的贝娄的拒绝有他的道理。一些

情况下，电影的生动和直观，色彩和

动态，也把小说还原为真实的场景，

甚至表现得更好，都不可一概而论。

电影电视的寿命和经典小说、经典戏

剧无法比拟，后者追求的是时间一致

性和永恒性，前者追求的是时代浪潮

或者说流行的行市。我觉得，也许，

以后的小说，是不是可以先写一个剧

本，然后投放市场测试这个剧本在观

众中的受欢迎度，然后再来把它写成

经典，是不是可以这样呢？但是，也

许成本太高了吧，除非那个作家是个

富翁（笑）。

郭然：《蓝花旗袍》的名字，给人非常

女性化的感觉。单单看名字，人们或

许误以为是一个女作家的作品。你

为什么给小说取这个名字？作为男

性作家，如何把握女性人物的内心？

川沙：男性作家写女性是很有激情

的，也许就是间离的观察角度和阴阳

的相互吸引吧！曹雪芹写《红楼梦》，

后世的研究，公认他在脂粉堆里是个

专家，事实上，他的出身就是那样

的。兰陵笑笑生虽说至今身份是个

问题，但他的男性身份应该是不争

的，因为女性不可能写出《金瓶梅》里

那些现实主义题材里男人超常的秽

亵情欲和物欲，那些世情之恶、生活

之丑，而且明代人写宋徽宗皇帝政和

年间的市井事，这中间女性都处于被

压迫阶层。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

毕加索的绘画中看出男性对女性的

激情。所以，我觉得，男作家写女性，

女作家写男性，从观察角度和内心的

感觉而言，都是很好的。当然，作家

的想象力是一个基本的要求，所以，

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另外，关于书

名问题，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

思是就小说故事本身而言，小说女主

角家族产业里有一项是旗袍坊，这个

女主角也很喜欢穿一种民国时期的

蓝花旗袍，女主角的命运贯穿了整部

小说，因此，小说取名为《蓝花旗

袍》。另外，小说中很多篇幅出现穿

旗袍的女人，潜意识里我想借用旗袍

来影射20世纪中国的历史。服装的

变化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变化，这

是毋庸置疑的。我在写作过程中，仔

细观察了满清皇室妇女的旗袍穿着，

我收集了大量的图片甚至雕塑。典

型的例子，就是比较末代皇帝溥仪的

三个女人，皇后婉容、妃子谭玉龄和

文绣，从她们三人的服饰和装束，可

以看见中国当时开放的速度。 从皇

后婉容的照片上，可以看见她戴墨

镜、手表，使打火机吸洋纸烟，怀里抱

哈巴狗，溥仪在《我的前半身》里写道

“屋里都堆满了包括钢琴、钟表、收音

机、西装、皮鞋、眼镜等等各种奢侈无

用的物品”，溥仪的妃子，淑妃文绣照

片上的旗袍就很现代，特别是旗袍上

的花卉图案，加之她在天津烫的头

发，嘴唇上抹的口红，已经很西化。

这个女人后来开放到找法国律师和

皇帝打官司到法院，办理“脱离手

续”。从清代中期嘉庆、道光、咸丰、

到晚期的同治和光绪，再到民国，满

族的服饰随着中国的开放发生变

化。民国之后，西方文化涌入民间，

领风气之先的上海初行着新式旗袍，

先穿的是妓女。 再是新式女性、摩

登女郎、交际名媛、姨太太和影剧明

星，纷纷效尤，裁缝们也对旗袍进行

一番欧化改造。 当时的《申报》、《新

闻报》和《大公报》等有影响的大报

纸，都用不少版面刊登推销各种时髦

的新式女子服装的广告。于是，旗袍

开始流行于上层社会和娱乐界，富家

太太和电影明星趋之若驚。旗袍的

下摆从 1926 年以后才开始一升再

升，到了1929年己升至膝盖。上世

纪20 年代末，欧美女子盛行短裙。

上海南京路的旗袍店开始模仿，依照

西方流行的人体曲线美加以重新剪

裁，生产出短式旗袍，促成了海派服

饰风格的形成。小说中，穿“蓝花旗

袍”的无脸的女人从开始贯穿到结

尾，这既是一个悬念，更是一个影射，

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这个美丽的女

人，她的美丽的容貌究竟是一个什么

样子呢？我希望读者去解答。

（完结篇）

世界上最恒久的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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